
叶至美就读乐益女中
叶圣陶先生有三个子女，分别为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两子一女，他

们在读书时期所做的文学习作曾被结

集出版为《三叶集》，多次再版，可谓

“畅销”。

叶 圣 陶 教 育 子 女 的 过 程 堪 称 典

范，但他对于子女入学并没有特殊门

径，就连选择学校也是比较随意的。

以女儿叶至美为例，当时中学就读的

苏州乐益女中，是九如巷张家（张冀

牖）创办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在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州教育界并不算

特别有名。其时公立学校已经崛起，

私立学校也有多所，如振华女中。叶

圣陶最疼爱女儿，但他只是把女儿送

入乐益女中就读中学，想必只是因为

离家较近。

对此，叶至美本人晚年曾有过回

忆：“我在张老先生（张冀牖）的乐益女

中念过不到两年书，那时我十三四岁，

懵懵懂懂，不知道乐益是所什么样的

学校，倒是离开后，从父亲的一些言谈

中，逐步认识到乐益之可贵。我终于

明白了为什么当年我移到苏州，父亲

就毫不犹豫地让我进了乐益女中。”

乐益女中以教学开明著称，所聘

请的老师都是思想较为新锐的人才，

如张闻天、叶天底、侯绍裘、匡亚明、韦

布、胡山源、王芝九等，其中教育家王

芝九后来还与叶圣陶结为好友。

不可否认，张冀牖办教育一定不

会忽视对教育界的接触，他拜访过蔡

元培、张一麐、吴研因等，但他与叶圣

陶似乎并无太多交集。叶圣陶在上海

创作的一部小说《倪焕之》中的“王乐

山”，其原型被考证说是革命党人侯绍

裘，侯绍裘在乐益女中执教并参与创

立了苏州独立支部。

1936 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的张家长子张宗和曾在乐益执教国

文 ，当 时 班 里 正 好 有 个 学 生 叫 叶 至

美。可是张宗和并不知道她是叶圣陶

的女儿。张宗和在日记里说，他是在

与学生交谈中，谈及了作家叶圣陶，才

知道叶至美是叶家大小姐。张宗和对

叶至美说与她的父亲很熟悉，当面夸

奖了叶先生的文章好，没想到叶至美

说爸爸的文章不好看，当然这也许只

是一种自谦。

张宗和热爱文学，自己也搞创作，

因此知道文学家叶圣陶，其三姐夫沈

从文与叶圣陶也是极好的朋友。但是

在执教中，张宗和对叶至美却是要求

极严格。有一次，他为学生们布置了

命题作文题目《我的家》、《我理想中的

乐园》。在收作业时，张宗和说叶至美

的字写得不太好，批改作文时给了一

个“中（等）”，和她谈及，还弄得叶至美

很不高兴。后来，试卷发下去后，叶至

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宗和还特地

把她的试卷重新批改了，确保公正，并

给予这个小姑娘一定的鼓励。张宗和

说过一阵子要上叶家去找叶圣陶先生

谈谈教授国文的问题。这些都被张宗

和记入了日记里。

“第二次小考了，只有国文和英

文。我这次的题目比较难一点，分数

也紧了，如叶至美、周美珍，这般锋芒

太露的学生，都把分数打得紧紧的，杀

杀她们的气。”在张宗和日记里，有一

次，因为整顿班级纪律，他还把叶至美

训哭了。还有一次，上体育课，张宗和

和三弟把自行车拿出来试骑，叶至美

骑的时候跌倒受伤，张宗和还为她取

来红药水涂抹。另外，日记中还记录

着叶圣陶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到

乐益女中操场参加体育活动的内容。

在叶至美印象中，张宗和为人坦

诚，重情谊。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两家

人也是常有来往。直到很多年后，叶

至美还写了一篇《我要到九如巷去》，

回忆曾经的美好校园生活。

青石弄叶家，昆曲的互动
青石弄叶宅现在是《苏州杂志》社

的编辑部，叶圣陶当年用稿费购买了

此地，建造宅院，小小一隅，也有苏州

园林的雅致。

1936 年 10 月，萧乾、章靳以、巴金、

卞 之 琳 等 人 到 九 如 巷 做 客 ，（11 月 1

日）张宗和就陪着几个文友去了叶圣

陶家拜访。“叶家在滚绣坊青石巷里，

新造的房子，一排半洋式的平房，有点

像我们西山（北京）住的房子，比那个

房子还要傻一点。叶绍钧人也像一个

商人的样子，萧乾假装正经地谈了一

会儿，我们便出来了，找到叶至美说

话。叶家留我们吃饭，因为家里有萧

太太在，不好意思，冒雨借伞而归。”

到了 11 月 2 日，“二号天气非常的

好，萧太太和陈先生坐汽车去天平山，

我们因为中上(中午，合肥方言）和叶家

有饭约……中上把叶至美叫住，等我

们一起走。四姐（充和）也被章（靳以）

大胖子拖走，她真不好意思去，但是到

底 还 是 去 了 ，叶 绍 钧 还 要 请 她 写 字

呢！饭不大好吃，叫了一点菜，都没有

吃 完 。 我 第 一 节 还 有 课 ，急 急 的 走

了。下午是审排，叶绍钧夫妇也来听

的，后来人愈来愈多。学校下了课，叶

至美又带了一大堆学生来，大姐她们

的床都挤倒了。”

从日记中可知，叶圣陶家与张家

是来往比较多的，叶圣陶本身对教育

动态很关注，而且叶圣陶也喜欢昆曲，

并且在早年受邀写过一篇《昆曲》：“昆

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

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个字，

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

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

着。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向左

方做了这么一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

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

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譬如《牡丹

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

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从闺中晓妆起，

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

带舞的，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人互相

对称的。”

1947 年金秋的一天，张充和受邀

到上海参加曲会，同时参加上海的公

开演出。再回上海，充和已经成熟许

多。有一次，她与赫赫有名的名角俞

振 飞 对 戏 ，演 出《白 蛇 传》里 的《断

桥》。俞振飞扮演许仙，大姐元和扮演

青蛇，充和扮演白蛇，地点在上海闸北

一实验戏剧学校。演员不乏名角、曲

友，观众中不乏曲界有识之士、文史名

人，如作家叶圣陶、历史学家王伯祥。

他们都是拖家带口前来看戏，看完后

记日记，兴奋不已。叶圣陶先生看戏

后，喜不自禁，欣然在日记中记下：“以

项馨吾、殷震贤之《佳期》，俞振飞张氏

姊妹之《断桥》为佳。”

可是叶圣陶在早期也曾对昆曲没

落大为感慨：“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

的巾生顾传玠，因为唱昆曲没前途，从

前年起丢掉本行，进某大学当学生去

了。叶之所记是有其背景原因的，因

为顾传玠并非是没有前途，而是因为

当时剧团的待遇矛盾，顾传玠又因唱

戏的地位不高，索性辞别梨园，继续深

造后进入学校做教师了。

战时团聚，大家用苏州
话谈心

根据叶至美的回忆，在抗战时期，

张家还与他们家有过团聚。“1944 年，

我家住在成都。父亲在他一月二日的

日记中写道：‘午后，二官前在乐益之

教师张宗和偕夫人、女孩来访。张本

在昆明任教，以生活昂贵，不胜负荷，

将绕道归其合肥本乡。张家本在苏州

办乐益女中，抗战以来，兄弟姐妹散处

四方。前在苏，宗和常来我家，相熟。

今日他乡遇故，颇觉可亲。留之小饮，

到晚而去。此后重逢，不知又在何时

矣。’（《叶圣陶日记》）这里的二官就是

我。我有一兄一弟，我是老二。父亲

用着一百来个字，说明了许多情况，读

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为父亲对张家人

的深情厚谊所感动，竟至流下泪水。”

值得庆幸的是，张宗和也在日记

中记录了两家人战时团聚的情景。当

时张宗和在成都应约与一众曲友举行

曲会，上午在北新书局蔡漱六家吃饭，

下午就去了叶家。“下午应叶至美之

邀，到她家去玩。她家在新西门外罗

家碾。……一到‘开明书店（就是她

家）’至美迎了出来，她爸爸叶圣陶先

生也都出来了，我们在苏州时就熟。

大家用苏州话谈心，又吃酒，又用点

心，我们怕迟了回程不好，也是他们又

请我们吃面。我们吃得太胀了。吃过

面就走，他们全家送我们到罗家碾，替

我们叫了鸡公车才回去。叶家人都很

好，他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叶圣陶

一点也不显得老，叶太太真能干，至美

身上的大衣就是她自己做的，做得和

买的一样，样子也很时髦。至美的七

十七岁的老祖母还在，小的有至美哥

哥的孩子，比妹妹（宗和女儿）小，一刻

工夫已和妹妹玩熟了。小弟弟叶至诚

也已经在高中，我们也是该老了。（《秋

灯忆语》）”

从这段日记中可知两家人已经很

熟悉了，两家人来回走动，并且有互相

感兴趣的话题：教育、昆曲、文学等。

1945 年 2 月 6 日，张家三子张定和

在四川成都举办个人音乐会，叶圣陶

受邀前去参加。根据叶至美的回忆：

“有朋友邀我父亲一同去欣赏。当晚

父亲在日记上写道：‘……唱歌十五

支。据识者言，张定和颇有天才，青年

已能有成，将来深造，必大有发展。’张

定和先生是张家十位兄弟姐妹中的老

七。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日记，父亲当

然没有必要对定和先生的家庭作什么

说明。父亲在这里用了‘据识者言’，

想是为了表明他本人没有本事来评论

音乐，而‘识者’的话是有权威性的，然

而他记下‘识者’的评论，当然是认同

他的论断。”

抗战时期，张定和在陪都重庆，曾

参与教育部之下的国立礼乐馆，被授

意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礼乐，在重庆期

间，张定和作曲的抗战歌曲，曾经风行

一时。有的歌曲作词者则为兄弟和好

友们，可谓是相得益彰。此次演奏会，

张定和在《青年从军歌》中说明：“谱赠

给 挚 爱 祖 国 的 中 华 儿 女 们 ，并 致 敬

意”。他是以音乐向抗战前线的将士

们表达崇高的敬意，这种精神也感染

着叶圣陶。

叶圣陶关注张家复校
“七月廿三日，星期二。改稿。张

宗和来，谈在苏恢复乐益女中，颇为劳

瘁。”这是叶圣陶 1946 年的日记摘抄。

叶至美在回忆中提及，1946 年，叶

家已搬回上海。“当时我不在上海，因

此没有见到宗和先生。最近我读了发

表 在《水》上 的 宗 和 先 生 的《秋 灯 忆

语》，才联想到 1946 年他去看望父亲，

是在他痛失爱妻一年之后，心情必然

十分沉重，让父亲感到他神情劳瘁。

宗和先生没有告知父亲他夫人于一年

前 病 故 ，肯 定 是 不 愿 让 父 亲 为 他 伤

心。如果父亲得知这个情况，他是不

会不在日记上记上一笔的。”

翻阅张宗和的同日日记，遗憾的

是只记录在上海，而没有记录见叶圣

陶 的 事 情 。 较 早 前 的 1946 年 3 月 20

日倒是提及：“到开明书局看看，碰到

叶 绍 钧 先 生 ，和 他 谈 起 叶 至 美 的 婚

事。他家不赞成她嫁一个军界的空军

军官……”

翻阅叶圣陶 1948 年 8 月 6 日的日

记，可见这样的记载：“宗和于下午四

时来，随车同返我家，视二官（即探视

叶至美），此君于学生甚亲切，为不可

多得之教师。留之小饮。并邀汉华来

唱昆曲。宗和与汉华合唱《惊变》，谈

至九时而去。”

张宗和到叶家，还与叶圣陶一起

喝了几杯酒。酒后，张宗和起兴，与一

同在上海工作的曲友王汉华合唱了昆

曲《惊变》（《长生殿》片段）。王汉华与

叶至美同在苏州长大，后来都去了北

京工作。王汉华与张允和也是北京昆

研社的同事。叶至美第一次去北京张

允和和周有光的家，还是王汉华带过

去的。此后叶至美便与张允和建立了

长远的联系。因此叶至美到晚年还回

忆说，叶家与张家深厚的感情，“不是

用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清楚的”。

实际上，叶圣陶对于乐益女中的

复校也是较为关心的，毕竟是女儿所

在的母校，又是两个儿子常去参加体

育活动的校园。直到 1975 年 5 月 21 日

叶圣陶的日记还提到乐益女中：“至美

欲往观乐益女中旧址，于是四人同出

步行。先过平直小学，此至诚曾入学

之校。至乐益女中旧址，今为专区所

属若干局之办公地。”那时的乐益女中

早已被公私合营合并，旧址则被借用

为办公场所了。

但在叶家，叶圣陶仍然没有忘记

张 冀 牖 捐 资 办 学 的 事 迹 ，叶 至 美 回

忆：“我想起了有一次父亲与哥哥至

善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讲到乐

益和张家，说了不少。事后至善把这

次交谈扼要地浓缩在一封给允和先生

的信中。”

这封信后来被张家发表在了家庭

杂志《水》上，全文如下：“允和姐：昨天

吃晚饭的时候，偶然跟父亲讲起乐益

女中，讲起许多早期共产党员，如侯绍

裘、叶天底，还有张闻天等同志，他们

把乐益作为开展活动的据点，有的就

在 乐 益 当 教 师 ，有 的 暂 时 在 乐 益 隐

蔽。父亲说，您的父亲张老先生很了

不起，他自己出钱办学校，有许多外地

的青年请到苏州来教书；他大概不知

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只觉得他们年轻

有为，就把他们请来了，共产党从此在

苏州有了立足的地方。父亲还说你们

兄弟姐妹都有专长，都有出息，可见张

老先生教育子女很有见地，也很有办

法。父亲说应该给张老先生写一篇比

较详尽的传记，叫我把他的建议告诉

您，请你们兄弟姐妹商量商量，快点收

集材料，快点动笔。顺颂暑安。至善

八月十日”

至于这封信的具体年月，叶至美

说，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

天 ，至 于 说 哪 一 年 其 实 已 经 不 重 要

了，重要的是叶圣陶先生与张冀牖先

生相聚甚近，且志趣相投，后人也成

为世交，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记录的

美谈。至于说叶圣陶爱惜人才，特地

把张允和从上海调至人民教育出版社

工作，用周有光的话说纯属意外，因

为当时张允和是直言批评教材编辑不

当的，但叶圣陶却坦然接受，并且直

接把她调到社里做编辑，可见叶圣陶

对于张家子女的素质是极为了解和信

任的。

张家姐弟书信里的叶
圣陶与沈从文

另 在 张 宗 和 与 张 充 和 的 书 信 集

中，也有关于叶圣陶的内容，如 1949 年

11 月 5 日，张宗和致信在美国的四姐充

和：“北平的人民政府成立，各部的人

事 也 发 表 了 ，你 们 大 概 已 经 看 到 了

吧。其中丁西林、叶绍钧、巴金他们都

当了官，你们和北平还通讯吧。”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

圣陶就与沈从文、张充和很熟悉了，

他 们 还 一 起 去 了 苏 州 西 部 爬 山 郊

游。当时还有女轿夫追着请他们乘

轿子上山，看到沈从文被追得有点狼

狈，宗和先生还觉得好笑。这件事因

为萧乾也在，而且还为他们拍摄了照

片，萧乾晚年时将这幅照片赠送给了

好友李辉。背面写道：“这是 1935 年

我 随 沈 从 文 、张 兆 和 伉 俪 去 苏 州 玩

耍，我为他们拍的。”照片上沈从文坐

着远望，张兆和撑着遮阳伞，张充和

则戴着遮阳帽在吃东西。其实当时

还有一幅照片，有叶圣陶、沈从文、张

兆和、张充和等人，后面跟着不少女

轿夫在“推销”。

1951 年 6 月 10 日，张宗和致信张

充和说，北京的京剧在改造，昆曲也有

人在提倡。名角韩世昌不但不吃窝窝

头，而且还可以有钱来接济别人。他

们不再被称为“戏子”，而是“艺人”，是

人民的老师。“四姐若是回来，很可以

在戏曲改造工作上做一些事。二姐已

到北京出版总署工作，叶绍钧在那儿

当副署长。三姐还是在附中教书，从

文经革大学习后仍在故宫，北大兼一

点课。”

这里提及叶圣陶已经就任新闻出

版总署副署长，宗和先生觉得四姐充

和如果回国的话，也可以做一些戏剧

改造和传承的工作。因为叶圣陶也喜

欢昆曲，并且可以帮忙协调工作问题。

1952 年 8 月 20 日，张宗和致信张

充和：“二姐在北京出版总署编中学

历史教科书，出版总署的副署长是叶

绍钧。”张允和因为对历史教学有所

建议，因此写成论文发表，从而得到

了叶圣陶的重视，把她调到教育出版

社工作。

另在叶圣陶的日记里，也有关于

沈从文的记录，1946 年 7 月 13 日：“下

午，沈从文来访。渠昨日自昆明飞来，

今后将往北平，仍在北大任教。据云

昆明市上，美国消费品充斥，一如上

海。”又有同年 7 月 17 日：“下午，开经

理室会议及人事委员会。傍晚，在店

中宴请（沈）从文、巴金、受百、光焘四

位，馀皆店中友人。谈叙至八时半而

散。”

早些年，叶圣陶在上海做出版时，

就力荐沈从文的作品。1988 年，由叶

圣陶、叶至善父子编著的《叶氏父子图

书广告集》（上海三联书店）书中，可见

到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

《长河》《月下小景》《从文自传》《春灯

集》《黑凤集》等八部书的广告，广告可

以读到：

《春灯集》《黑凤集》作者被称为美

妙的故事家。小说当然得有故事，可

是作者以体验为骨干，以哲理为脉络，

揉和了现实跟梦境，运用了独具风格

的语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

妙”的故事。我国现代文艺向多方面

发展，作者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而且

达到了最高峰。读者要鉴赏现代文

艺，作者的作品自不容忽略。

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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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是集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等身份于一身的学者，可
说道的地方很多，我们不妨把目光先移回他的家乡苏州。从苏州
青石弄走到九如巷，不过是五六分钟的时间。遥想当年，叶圣陶
把女儿送到附近九如巷乐益女中的情景，恐怕除了师资之外，还
想着距离的原因。

叶圣陶先生出身甪直古镇，学在姑苏旧城，工作又处于开放
的上海滩。纵观他一生的交往，九如巷张家是绕不过的挚交。从
叶圣陶的日记，到张宗和的日记，再到叶家、张家后人的回忆，都
可以从中钩沉出很多有关两家的风雅旧事。

甪直叶圣陶纪念馆内景。

叶圣陶苏州故居。

叶圣陶、与张家人游天平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乐益女中刊物。


